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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敦煌，这座屹
立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古老城市，以“敦
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这个曾
经车水马龙的边关要塞，在许多人的心
中都是一处充满神秘色彩的所在。历史
的沧桑渺远连同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
共同赋予了这片沙漠绿洲独特的魅力。

这个秋天，我们有幸与敦煌结缘，走
近一段近40年的“敦煌往事”。

敦煌诗词的诠释者

落地兰州，秋风暖阳里，我们踏进这
座古城。此行，我们拜访的是一位名叫
汪泛舟的老先生。虽然之前我们已从一
些文字记录中了解了老先生的一部分
生平介绍。不过，当真正面对面交流时，
我们还是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走进一座颇具年代感的居民楼，我
们很快来到了汪泛舟老先生的家中。打
开门的一刹那，我们明显地看到了老人
激动的眼神。遥远的家乡的气息、熟悉
而亲切的口音，这些，都让我们很快没
有了初次见面的陌生感。

现年88岁的汪泛舟老先生，上世纪
30年代出生于霍邱县孟集镇，1958年毕
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后来曾先后任教于
六安师专、叶集中学、姚李中学等校。时
间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一场全国范围
内的人才调配行动，改变了许多知识分
子的人生轨迹，汪泛舟老先生也是其中
之一。1982年，时年48岁的汪老从家乡
六安来到甘肃，并入职敦煌文物研究所
(1984年更名为敦煌研究院)，从此开始
了持续近40年的敦煌文化研究生涯。

汪老说：“当时来到敦煌文物研究
所，我选择了文献研究这个方向。我是
有自己的考虑的。因为学生时期，我酷
爱古典文学，有比较深厚的古文功底，
所以我觉得自己适合研究这一块。”老
先生回忆起初来敦煌时的情景，仍记忆
犹新。

为了让研究人员与敦煌文化建立起
真正的“联系”，在最开始的那一年，很
多初来乍到的研究人员做的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先熟悉洞窟。汪老告诉我们，
这一年，他逐步了解、熟悉了敦煌，并且
也深深地爱上了这处神奇的文化宝库。

在研究敦煌诗词文化的过程中，深
厚的古文功底固然是优势，但是严谨的
研学态度才是汪老这一生成果斐然的
关键因素。在他的60万字专著《敦煌诗
解读》中，记录有《延锷奉和(一首)》这样
一首诗，诗中“东流一带凝秋水，略尽横
山地色分”这一句中的“色”字，当时因
年代久远，抄录时混沌不清，既类似

“邑”，又像“色”，一直无法定论。时隔多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汪老来到了诗中
所说之地——— 现新疆库米什地区，发现
那里的银山，山上泥土为白色，山下泥
土为黄色，两色分明，有着明显的界限，
从 而 以 此 才 真 正 确 定 了 这首诗中的

“色”字，特别是书中的“方角书”、“方圆
形图诗”、“十字图”等诗在解读中，纠正
了学界误说。

类似这样锲而不舍的“推敲”，在汪
老一生治学研究过程中是再寻常不过
的事情。退休之后，汪老一直笔耕不辍。
桌上摆放整齐的，有一摞厚厚的《中国
诗词新解》手稿，这一本近20万字的新
著，是凝结老人对于古诗词独特见解的
心血之作。

学生心中敬仰的长者

人在年轻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充斥
许多新奇的想法，但因为所见、所学有
限，在付诸实际时难免会走一些弯路。
在这个时候，若有一位师者、长者、智者
在旁点拨，人生之路自然就能宽阔、敞
亮许多。从教期间的汪泛舟，在学生们
心中，就是这样一位“指路人”。

“汪老师教我们读书也教我们做
人……，虽然他穿着补丁衣裳，但他的
形象从来都是那么高大……他古诗词
烂熟于心，经年不忘，是一本我们永远
读不完的书。”在汪老的卧室床头上方，
有一幅书法作品，撰写这些文字的是汪
老的学生，原重庆晨报副总编辑冯泽
田。虽然只有短短几段文字，但是却能
从中感受到浓厚的师生情谊。

“那个时候，大家的物质生活都很艰
苦，学生们和老师同吃同住。学生爱老
师，老师也爱学生。”汪老说起以前的学
生，眼里满是笑意。

此次兰州之行，与我们同行的还有
原六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喻廷江，他
是汪老最得爱的弟子之一。师生阔别多
年再次相见，畅谈往事，互诉情谊，两人
都分外激动。“我的老师一生苦苦求索，
为研究、守护敦煌文化倾注了毕生心
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的恩师，
同时也是拥有满腔爱国情怀的学者。”
对于自己十分敬仰的老师，喻廷江给予
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的确如此，青年时代，作为一名教
师，汪泛舟用自己的学识和人品影响了
许多学生。人到中年，他远赴大漠，作为
一名敦煌文化研究人员，他刻苦钻研、
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同样也令学生们
钦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军事文学
委员会主任徐贵祥是汪老的学生，也是
汪老二儿子汪冶明的同学，去年9月，他
来到兰州专程拜访自己少年时代的恩

师。在文章《到兰州种一棵树》中，他深情
地写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人放弃优
越的生活，把他乡作为故乡，来到还相对偏
远和落后的兰州，建设重工业基地，垦荒开
矿，植树造林，发展文化，支教扶贫，才出
现了今天这样一个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
于一体的新型城市。如今的兰州，黄河穿城
而过，两岸树影婆娑。这些遮风挡沙的绿
树，是从一代代人的心里生出来的，长起来
的。我的老师，就像一棵树，扎根兰州，长
在兰州，守护着兰州，美化着兰州。”

家人眼中的敦煌文化守护者

“壮岁赴阳关，戈壁荒原。穿梭洞窟古
稀年。”这是汪泛舟老人对自己后半生的注
解。的确，从山清水秀的皖西到大漠戈壁，
不仅要面对严峻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长
年累月承受学术研究时的寂寞与清苦。

“1982年，我们举家迁到西北。刚来的
时候，很不适应。因为当时的条件还没有现
在这么好，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经常飞沙走
石。吃、住都极不方便。大概过了一年多的
时间，我们才逐渐适应。”回忆起当年初来
时的情景，汪泛舟老先生的二儿子，现任敦
煌莫高窟旅游服务公司总经理的汪冶明至
今印象颇深。

而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汪泛舟
老人却凭着心中那份对于敦煌文化的执着
和热爱默默坚持了下来。汪冶明感慨地说：

“父亲那一代敦煌研究人，都有一些共同
的特点：就是对于生活琐事毫不讲
究，而对学术研究却怀着一种单
纯的执着。父亲一生研究敦
煌文学，简直到了痴迷的
地步。在他潜移默化的
影响下，家里的后辈
们从小也都对敦煌
文 化 有 着 不 一 样
的情结。”

一生求索不
得闲，无论是退
休前，还是退休
后，汪老始终没
有停下追寻的
脚步。他的研究
涉 猎 敦 煌 文 学
(献 )、敦煌宗教
等领域，极大地
丰富了我国宗教
文学 (献 )，具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凭借
在敦煌诗以及敦煌学
研究上的卓越成就，汪
泛舟先后获得“感动甘肃?

陇人骄子”等多项荣誉。最令
汪老欣慰的是，沿着他的足迹，

如今家族中祖孙三代都有人陆续在莫高
窟工作，把青春和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
地。从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走进新时代，

“莫高窟守护人”接续奋斗，在茫茫戈壁
中践行着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使命。

沙漠奇观，惊艳世人，“数字敦煌”，
震撼人心……，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既有
古老文化的浸润，也处处充满现代科技
气息。多年来，莫高窟人不断深化文化与
科技融合，努力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
各种方法。不得不说，正是在这些“莫高
窟守护人”的坚守和不懈的努力创新之
下，让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
蒸蒸日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使
敦煌研究院发展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
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
管理机构，成为世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
实体。敦煌研究院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十
余人，发展到如今的上千人，队伍在不断
壮大。而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大漠、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也必将成为敦煌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
息的源泉和动力。

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仍在前行。丝
路漫漫，“莫高窟人”沐月当歌、踏沙而
行，始终守护着他们心中最美最珍贵的
敦煌……。

我的兰州往事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就痴迷于
文学。有两首诗我记得很熟，一首是高红十等
人创作的《理想之歌》，一首是贺敬之创作的

《西去列车的窗口》。第一首诗这样开头：红日、
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
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
延河两岸……第二首诗：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
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一站站灯火扑
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
流……啊，祖国的万里江山！……啊，革命的滚
滚洪流！……一路上，扬旗起落——— 苏州……
郑州……兰州……一路上，倾心交谈——— 人
生……革命……战斗……

这 两首诗， 把 远 方 的世界推 到 我 的 眼
前，我被它们描绘的景象迷住了，被它们表
达的激情燃烧了。同时，我也知道了，革命
的圣地是延安，兰州在延安的西边。延安和
兰州成了我向往的地方。我相信，诗人的激
情是真诚的，诗人所表达的情感、描绘的前
景，是真实的。这两首诗辽阔高远的境界、
形象生动的景象、凝练精彩的诗句、琅琅上
口的节奏以及携带的精神、理想、情感，都
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的生命。我必须承认，
我在今天所做的工作、成绩和经历，都与这
两首诗有关。进一步说，都与延安和兰州这
两座城市有关。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参军入伍，训练、工
作之余，开始兴致勃勃地写小说，写好之后投
向全国各地，投向上海，投向北京，投向广
州，投出去了退回来，修改后再投出去……直
到1983年，位于兰州的《飞天》杂志发表了我
第一个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当时《飞
天》有一个栏目叫“新芽”，是培养新作者
的，编辑在作品后面附了一个几百字的点评，
大意是这是一个部队青年战士的处女作，虽然
稚嫩，不乏真情，等等。这件事情，对我来
说，非常重要。三十六年前，当我还在文学的
小道上苦苦摸索的时候，投稿到处碰壁，是兰
州首先接纳了我，不然，也许我会走上另外一
条道路。

2019年9月下旬，我应邀前往
兰州参加活动。飞机从首都机
场起飞，拐了一个弯，向西
北方向飞行，我坐在靠窗
的位置上，一直俯瞰舷
窗下面的景致。很快，
机翼下面的葱郁变得
稀薄了，视野里涌现
大片裸露的山脉，然
后是沙漠。那两个多
小时，我的心情很沉
重，那时候我深切感
受到，由于自然的造
化，西部仍然落后，建
设 西 部 ，仍 然 任重道
远。

到兰州种一棵树

我的中学时代，别的功课学
得不太好，唯独政治和语文，从初中
到高中，成绩一直领先。高中语文老师名叫
汪泛舟，本来是一个大学老师，古典文学功底非
常深厚，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他讲
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学得津津有味。有一幕至今
仍然历历在目。那是我们毕业前夕，汪老师特意
给我们讲了一个古典名篇，《列子·汤问》中的

《薛谭学讴》：“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
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
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
敢言归。”在我们即将离开校门之际，汪老师给
我们上这一课，用心良苦，告诫我们，要虚怀若
谷，脚踏实地，学到真本事。不要只学到一点皮

毛，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一课，让
我受益终身。

多年之后我才得知，就
在我参军后不久，有一个
全国人才调配行动，汪
老师在这个大调配中
离开了家乡。当时有
三个地方供他选择，
一个是北京，一个是
上 海 ，还 有 一个是
甘肃，汪老师最终选
择了甘肃，1 9 8 2年
入职敦煌文物研究
所。

第一次到兰州，
我有两个心愿，一个是

到《飞天》杂志编辑部看
看，再有一个就是看看我的

老师。原以为老师在敦煌，一
打听，原来也在兰州，着实让人喜

出望外。会议主办方听说我找到了失散多
年的老师，也很重视，派了报社的记者何燕，
先期到汪老师家里进行采访，何燕后来写了一
篇文章，我从而得知，汪老师已经在甘肃工作
了十七年，生活了三十七年，发表有关敦煌研
究的学术论文八十六篇，近一百一十三万字。

见面那天，师生都很激动，老师喜悦于学
生的成长和进步，学生仰慕于老师丰富的学术
成就，相谈甚欢。我问老师，在兰州习惯不习
惯，老师说，很习惯，再回老家就不习惯了，
在兰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做的事
情，人生快意足矣。他告诉我，虽然已经八十

七岁了，精力还很充沛，还要写两本书，关于
敦煌的，关于兰州的。

望着耄耋之年而又精神矍铄的老师，我的
心里涌起无限感动。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人
放弃优越的生活，把他乡作为故乡，来到还相
对偏远和落后的兰州，建设重工业基地，垦荒
开矿，植树造林，发展文化，支教扶贫，才出
现了今天这样一个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于一
体的新型城市。如今的兰州，黄河穿城而过，
两岸树影婆娑。这些遮风挡沙的绿树，是从一
代代人的心里生出来的，长起来的。我的老
师，就像一棵树，扎根兰州，长在兰州，守护
着兰州，美化着兰州。

我想，我们来到兰州，不是来做客的，我
们是来认识兰州、亲近兰州、融入兰州的，兰
州也是我们的兰州。用我们的热爱作为种子，
用我们的情感作为养料，一起来为兰州种一棵
树吧，种一棵精神之树、信念之树、理想之
树。

建设诗意兰州

兰州为什么叫兰州，有很多说法。我宁肯
相信，在古代，它就是一个开满兰花的绿洲，
一个富有浪漫情调、民族风情的诗意栖居之
地。

到兰州之后，我们住在白云宾馆。每天早
晨起床，我站在窗前，看一条大河从西向东，
河里有水，河岸有树，树后面有楼房，楼房错
落有致，有现代的也有古典的，有汉族风格
的，也有少数民族风格的。这就是最先进入我
们眼中的诗意。

从文化层面上，我认为，一定要把兰州建

成兰州。兰州的特质是什么？就是文化的包容
性，在包容的前提下展示各民族的文化特征。
兰州要有兰州的颜色，在大街高楼的缝隙里应
该看到多民族的风情，兰州有这个条件，每个
民族的建筑风格都可以体现。兰州还要有兰州
的声音，那种浓浓的西北乡音也是兰州的一张
名片，兰州的河边可以有西洋乐，但是不能丢
掉羌笛和箜篌。

兰州地域辽阔，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听
说，兰州新区2012年批下来，只用七八年的工
夫，就建起了很多企业和居民区。过去寸草不
生的荒山野岭，现在就像花园一样，雨水也多
起来了。我们在新区参观的时候，就下了一场
雨，真是“好雨知时节”。

什么是诗意？仅仅生活上现代化了、物质
文明发展了，还不足以叫诗意。诗意地栖居，
就是有文化地栖居。物质文明只有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才是健康的，才是持久的。

冬天的冰和春天的水

在兰州期间，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
是听兰州市委宣传部讲师团成员介绍的一篇文
章，写兰州市委市政府和人民众志成城治理雾
霾的做法和经验。

另一件事是，我去看望中学老师时，有关
机构派了一个小伙子带路。他向我介绍兰州的
变化，如数家珍。他讲了一个有点像神话的故
事，说，在久远年代，兰州一棵树都没有，后
来有人冬天把冰背到山上，埋在树苗下面，等
待来年春天，土里的冰一点一点地融化，终于
成活了一棵树，然后是两棵、十棵、一百棵，
终至绿树成荫。后来的几天，我听到这个故事
被反复提起，这说明，这个故事在兰州家喻户
晓，也说明，这个故事在兰州深入人心。

在兰州新区时，大家议论兰州精神，我
说，无论怎么发展，都要“靠人”，靠人的精
神。兰州新区的现状就是“背冰种树”的现实
写照，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黄到绿。“背
冰种树”，多么好的意象，多么富有诗意的概
括，这个故事是兰州独家版权，这就是打动我
的兰州精神。

是的，在我心里，“背冰种树”就是兰州
精神的一个象征。

到 兰 州 种 一 棵 树
徐贵祥

大大漠漠““泛泛舟舟””远远 归归处处是是敦敦煌煌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前前俊俊 汪汪娟娟//文文 陈陈力力//图图

汪泛舟老人在介绍自己编著出版的敦煌文学(献)专著。

汪泛舟老人给今年12岁的孙儿汪正家好讲解自己编著的《敦
煌古代儿童课本》。

汪泛舟老人拿着自己和离世4年多的老伴王永兰的合影，回忆
老伴给自己家庭及事业上的牺牲奉献，流露出深切的怀念之情。

汪泛舟老人展示近20万字即将出版的《中国诗词新解》手稿。

附：

汪泛舟，1932年12月生于六安市霍邱县孟集镇，1958年毕
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后曾任教六安师专、叶集中学、姚李中学等
校，指导过六安师专中文科学生整理撰写《大别山革命斗争回忆
录》，1982年入职敦煌文物研究所，1999年也就是在兰州院部工作十
七年后退休，时为副研究员。参与撰写了《敦煌学大辞典》、《敦煌语言
文学研究》、《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论》、《中国名人胜迹诗文碑联鉴
赏辞典》、《中国宗教胜迹诗文碑联鉴赏辞典》、《敦煌研究文集——— 敦煌
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全敦煌诗》等8本图书，并担任《全敦煌
诗》副主编。发表有关敦煌文学(献)、敦煌宗教等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
86篇，近113万字，出版专著5部：《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敦煌僧诗校
辑》、《敦煌诗解读》、《敦煌石窟僧诗校释》，《中国诗词新解》(即将
出版)，其中《敦煌曲子词地位、特点和影响》、《敦煌讲唱文学语
言审美追求》、《 (西游记 )源流别考》、《敦煌诗词补正与考
源》、《敦煌道教诗歌补论》等5篇学术论文，被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敦煌道教诗
歌补论》，被收入《想象力的世界——— 20世纪
“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书中。

徐徐贵贵祥祥和和他他的的高高中中语语文文
老老师师汪汪泛泛舟舟合合影影于于兰兰州州。。

汪泛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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